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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意

 余沛峰

我的貓有時不吃魚。炎熱的立秋
牠無法告知他人的躁動和靜謐
魚作的食物成為剩下的屍體
屍體風乾怨恨後，牠才哀傷地吃下

所以我有時也願意抱抱牠
沙發，窗台，風景，在浮沉
牠在我的家等待打撈，肉體如光
早就隨著發動機，滲入夜晚的浪

平常在家的潛淵中用漩渦作狀
在牠跳躍，落地的巨大陰影下
偶爾張大嘴巴呼吸著死亡
在我的胸膛上一同起伏
要把自己捲進子宮才能安睡

牠是不用被人誤解的幸運，
與遠處的魚不一樣，在成為屍體以前
唯一相似的是我們都躺著
等鯨群的幻象或是海的嘴巴
一口吞掉，起伏的
睡意正酣

鯨唱

 萍凡人

夏天向你借來一首歌
你把旋律翻騰多時
白晝栽種水花為你伴奏
晶瑩花瓣飛過急流

你教我遊歷過無以名狀的花海
我仍未學會潛進其中

誰來敞開一道隨意門
水花構築光的帷幕

一首歌向你借來夏天
旋律把你翻騰多時
打撈安靜的月亮
時間閉上眼睛
無有以無有的速度流過

鯨歌載著惶惑的夜光
尚未航向響徹天際的花語

不願唱完一曲
你教我遊歷過響徹天際的鯨歌

鯨運

 幻澄

傳說中
我扮演一座島
吸引船隻泊近
伺機吞噬船員

實情我誤闖迷宮
困於人山人海
我成了一台戲
直到有戲無力

結局是浮在水面
我已再不是我
我寧願一直沉
如石
如那巨大的郵輪
如果
鯨運能選擇

去向

 梁一丁

脫去水份 ( 它褪去衣服 )
入一炷香，周遊於天地和人群的口鼻
鼻涕相連，是為龍涎

去向，不是嫩芽攤開的手板
鯨魚扎入泥土（一個膠花盤）
等牠
向天盛放（一張乾魚翅）
會不會扎入我的喉嚨。

因為（敲花鼓、衣紙滿了整個洛陽）
我也是一個雲上觀海的周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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鯨三食

 恭子汶

（一）如飴

走進下關的水產店
點一道花刺身
她笑容可掬，手捧一盆肉玫瑰來
靛藍色的美濃燒
是窯變的海

如此清雅，潔淨
花體暗紅與牛無異
曾幻想一種甜香
倘若吸血鬼，那麼花便甘蔗
喜歡嗎？她唇邊有花，舌頭滾燙

但凡無骨的
不必咀嚼
她會放上一片帶血的紫蘇葉
裝飾下關的花港

所謂文明……

（二）思無邪

在海邊分解一頭鯨
取下鯨肉，約相當於兩頭動物
或魚，或非魚
一頭生以嬉遊
另一頭生以進食
置於天秤上的兩類靈魂
以一處肉身，分獲同樣的學名
但可曾被證驗？以目確認
存活於世，或本體隱秘如蛇足
退化，供養著每個床褥

分解海水中一粒微塵
置於光，亦相當於兩頭生物
若人，若非人
是猿猴步上羅盤，欲還原為魚
如鯨的遠祖行離故土
以魚尾換去雙足
游進窅冥、 難測的胎盤
用無主的語言低歌
以塵為糧，落齒而泣
進食、分解、循環而不息

生死如戲水
在逍遙與掠奪間選擇諒解
終有一頭動物從天秤上走下
為脫軸的指針
重新上鏈

（三）沖喜

海染紅，鳥捧腹
各自反芻空洞的水聲

不幸是鹽與胡椒
生命的瓷皿上
沒誰有過調味的特權

冷色系的藍

 伍政瑋 ( 新加坡 )

大海沉
還是天空深
兩者擱淺在同一款冷色系的藍

海底的歌，靜音
水的影子
浮窺死亡的歌詞

你我的天空
用被動敷衍潮汐
為巨型的亡者鞠躬

海水
還是血水
比較接近冰塊的溫度

一則新聞
還是一首詩
比較接近失語者的哀悼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出
版

社
：

具
有

版
權

的
資

料



16 | 聲  韻 | Voice & Verse 

鯨魚

 翟彧（柏林）

〈鯨魚〉是一首具象回文詩歌。「鯨魚入水」的背景圖片由 playground ai 生成。環繞在讀者所見的「鯨
魚」身邊的是真正布氏鯨能夠言語的靈魂。讀法：取「口」字框內的字為詩行的第一字。如：

困
木已成舟
不過是「困住」的另一種說法
像這個海灣，處處舟艇，明唳而響亮

（囫）
    勿近勿聽！可相機依舊在掃視那被承諾的
（圇）
    侖奐之美
這一尾張開的大嘴，不值三千

卷
與具象詩篇的黑框組成「圈」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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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赫茲

 黃創筠

你故意說話不帶氣泡
無人找到你深潛的音符

你故意與波長捉迷藏
即使有人打撈過你發脹的心臟

你故意將歌唱混和方言
讓徘徊的船底爬滿誤讀

你故意令潛水艇伏在徒勞的岸邊
保存你獨自呼喚不曾存在的良善

你故意將身影染成深藍
寬恕人類已將你的音頻染得血紅

你故意將鯨歌被食腐動物分解
潤澤無脊椎的至善

你故意將一切隱秘
靜待海鷗傳譯你一個傳奇

鯨謠

 水盈

你的神情寫了巨獻
眼眶和淚溝
鯨與海

瑣碎如紅豆的軼事
沒有浸淫於情海之中
何足掛齒
豆蓉只是我的腐朽

你的波浪夾曖昧
一朵朵擁抱魚群
遺忘我的擱淺

記得我赤腳步向你嗎
由淺入深
我並無懼怕

你的暗湧終究虛無
我的心跡也跟著落空

你應該壯闊深沉
好讓我在你裏面
了無牽掛地死亡和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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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時空

壁紙

 王偉樂

依附物無法獨自生存
用來遮掩痕跡的附體終將堆滿痕跡
沒有改善的可能
也沒有拆卸重組的方法
將近永恆般的疤痛一直在沉默
以無辜的容貌看向他人
站在帷幕後而不言不語
從今，就在陰影等待
等待樓房崩塌，等待火災
等待一場暴風消逝的遺忘
遺忘劣等生也有要背負的宿命
缺口仍在盲目突破每條可行的險路
曾經堅守的淨白都開始泛黃
像一個陌生的鞋印踏進了屋裏
在四壁的中央停下
只留下不屑的目光便離去
原生的缺陷已不能復返
唯有在餘生繼續尋找合適的比喻
想像腐爛也有其浪漫之處

火花

 石堯丹

彼岸的地鐵
晝夜沒入人潮
停站是必須，必須
讓一個人頓悟意義

半分鐘，人潮進退
你急於閃避摩擦
恐懼穿透別人的肉體
怪誕的靈魂，非怪物

誤闖車廂，激盪搖擺
晃掉思辯的火花
置頂的屏幕要你舉頭，你就舉頭
一同屈向新時代的深淵

理性停頓
有人活在電影世界，有人
活在火爐。人潮退散，
舞台殘留你熄滅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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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少讀詩人為自己詩集作的序。偶爾也讀，

那是要向詩人想在詩中表達的意義和詩歌實

際表達的意義之間那道美妙的鴻溝致敬。因為詩歌

往往會偏離原本的構思和設想，不會完全忠實於推

動它產生的那個清晰的念頭。一旦詩歌獨立構造出

本身，也就脫離了創作它的詩人。

那麼，當別人再三請我為這本詩選作序時，我

該怎麼辦？

我還想說：詩選往往暗含一種技倆，編選的人

可以隨心所欲地創造一個詩人：他可以選取詩篇的

發光之處，放棄四周的幽暗，而不顧詩歌的整體語

境 —— 詩篇的語境和該詩在詩人作品裏的地位。

與之相反，他還可只選通往詩歌的散文式路徑。編

選者還可以優選詩歌中的意象、隱喻、意蘊或哲

理……去偏向他自己理解詩歌的方式。通過這種私

人化的理解，我們可以使平庸的詩人變得特別，使

特別的詩人變得平常……可以讓詩歌閃光的亮點得

以呈現或受到遮蔽。

所以，下面這個問題是令人生疑的：我們真的

能從詩選了解一個真實的詩人嗎？答案是相對的，

也具誤導性。然而接下來這個問題更難：當詩選由

一種語言翻譯成另一種語言，我們還能理解詩人的

美學語言嗎？

眾所周知，每一種語言都有其獨特的語義體

系、表達方式和語法構造。詩歌的語言並不僅僅是

傳達意義的手段或工具，詩歌的意義也不會先於詩

歌的結構產生。因此，翻譯必須將原本並非用作傳

達手段的文本，轉換進入另一套語言體系。譯者不

單單翻譯了詞語，更創造了詞語之間全新的關係。

他不單單要描繪意義之光，也要關注陰影，關注暗

示所指，而不僅僅遵從表面之辭。由此，詩歌的譯

者變成了一個平行的詩人，他要脫離原文的語言系

統，在譯文中從事詩人在母語裏所做的工作。

在脫離原文的過程中，一些美妙的背叛是不可

避免的。這種背叛，既能保護譯出的詩歌語言擺脫

原先本土性的束縛，同時也能避免它完全消融於新

的語言環境。一方面，詩歌應當保留那種來自遠方、

具有共性的人文氣息；另一方面，它也應保留那些

能夠證明自己是譯詩的特質，這些特質源自他者經

驗的特殊性，用另一種語言結構表達、體現了異域

的文化血脈。也許這些正是吸引我們讀譯詩的緣由：

不僅為了和他者詩中的共性與特性展開對話，尋求

豐富多元的人文與詩歌的體驗，而且為了開啟詩歌

語言（無論哪一種語言）都需要的接受他者影響的

感官，通過聆聽其他語言的經驗，去更新語言方式，

建構語句。

在此，作為創作者的譯者擁有建構和破壞的權

力。有許多偉大的詩作，我們讀到的譯本不止一個，

卻都不能說它還原了原作。ƒ 不單單因為解讀層次的

不同，更因為譯者掌控了詩的路徑與呼吸節奏。詩

歌不再只屬於原詩人，而且也屬於譯者 —— 他同

時是詩人和詮釋者。在此情境下，我們不會過於在

意譯詩與原詩孰好孰壞。

那麼，我們何以信任譯詩呢？

我們確信不疑的，是隱身於譯詩裏呼之欲出的

東西，那或許是在詞語背後探出的陰影，又或許是

那若隱若現的遠方。

我們又何以去信任詩人的自選詩？在這裏，你

們又何以信任我？   

這部詩集的副標題「自選詩」並非真實的表

述，因為它不完全是詩人自選的。若事情只取決於

我，而不做任何其他考量，我會只選擇自己在過去

二十年以來的詩作。每一首新的詩作於我，都意味

著延續中的某種決裂。在每首新作裏，我都嘗試著

去破壞已有的，去拓展過去曾被我視為邊緣化的、

次要的東西，把它置於中心。這一切得以發生，或

許因為我不棲於河心而居於河岸；或許因為時間賜

予我智慧，而歷史教會我諷刺；又或許因為我隨著

年歲漸長，越發接近一些與存在之困惑相適應的形

而上的問題，這些問題沒有讓詩歌語言去追逐當下

的速度。

然而我的公眾形象卻勝過我的焦慮。我被稱

為「巴勒斯坦詩人」，這就對我與我的歷史處境提

出了要求：必須在語言裏堅守土地，捍衛我的現實

不淪為神話，並同時擁有現實與神話，以讓我成為

歷史的一部份；同時成為一個證人，去見證歷史對

一步步誕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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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所為。由此，要想獲得明日的權利，就必須反

抗當下，捍衛在那飽受爭議的過去裏我存在的合法

性，而詩歌就成為存在與否的證明。至於詩歌裏的

人們，編撰詩歌歷史的學者們並不會在意。

當我開始創作時，我一心想表達的是自身特定

存在場域裏的不幸與感受，未曾留意到這一自我與

群體交織在一起。我努力去表達，不奢望去改變任

何事情，除了改變自己。可是我的個人故事，這被

從土地連根拔除的故事，又是屬於整個民族的。因

此，讀者從我個體的聲音裏找到了他們個體的和群

體的聲音。當我書寫在獄中思念母親的麵包和咖啡

時，我本無意超出一個家庭的範疇；當我寫下在祖

國的異鄉感、生活的艱辛和對自由的嚮往時，我想

寫的不是阿拉伯評論家所稱的「抵抗詩」。可阿拉

伯讀者們在其中找到一種被放大的詩歌補償，以此

安慰他們在 「六日戰爭」1 中的慘敗。

今天想起那段時期，我就想起當詩歌不刻意追

求孤芳自賞、也不追求廣為傳誦時，它反而具有巨

大的傳播能力。但流傳與否不是評判詩歌美學的標

準。還有一種比政治詩更糟糕的情況，那就是過度

地讓詩歌凌駕於政治之上，我指的是深層意義上的

政治，即傾聽現實的問題和歷史的動向，含蓄地參

與提出希望。「非政治」也是一種披了外衣的政治。

從這個角度來看，這部詩選不能將早期詩歌

與我今天的詩歌經驗割裂，這蒙蔽不了讀者或詩人

本身。我無法確定，在我延續至今的創作生涯中哪

些是相對的分界嶺，因為這一生涯是相互交織纏繞

的，每一過往的階段都孕育著下一階段的種子。

我很希望以質變的方法開拓我的創作。可這種

方式能否與日積月累的狀態分離？我不知道。但正

因如此，我把輾轉流亡地的那段歲月，視為另一片

創作之地上個體或群體聲音的延伸。我去拓寬地理

空間，探索文化與語言的多樣性；與此同時，去拓

寬知識的天地，時常重新審視詩歌的真諦，尋找對

於人類經驗的詩性感悟。

對距離的忍耐，自遠方進行的反思，能夠讓詩

1	 指1967年6月5日爆發的第三次中東戰爭，戰爭共持續6天。

性有機會減緩語言的熱度，以更純真、寧靜的方式

去審視詩性本身及其語言工具；另一方面，也使詩

歌承載起重擔，用除掉塵埃與庸常後的關於家園的

記憶和要素，去再現家園！

我十分注意聆聽時代的脈搏和世界詩壇的韻

律，不懈地練習如何更好地賦予詩歌獨特的生命

力，讓詩歌既呈現、又擺脫其歷史語境。我不懈地

訓練詩歌去接近它的神話傳統，不僅僅吸收神話中

的意象，更要通過自身的要素去完成現代的神話結

構。

然而，詩人如何能夠精於自內向外、自外向內

的旅行，既不陷入自我，也不喪失自我，不僅僅讓

自我變成群體的代言人？詩人如何讓自我擺脫刻意

代言之嫌？

詩歌的源頭只有一個，那就是我們作為人的屬

性，從昔日在大地上的孤寂感，到當下流亡的異鄉

感，不一而足。詩歌誕生於我們關於存在的最初的

驚奇發問，誕生於遠古人類的童年關於存在之原始

奧秘的疑惑。由此來看，全球化從一開始，就是本

土化。

在從本我到世界的旅程裏，在這見證了多元的

語言、區域和歷史發展水平的旅程裏，人類的詩歌

經驗漸臻統一，詩歌的「全球化」得以實現，這其

中沒有行使霸權的中心和淪為附庸的邊緣，一切本

土性詩歌都參與建構了我們所說的「世界詩歌」。

然而，某些事物看來必須要有個名稱。假如我

說我的詩歌來自南方，來自一個尚未實現個人自由

和群體解放的歷史處境，來自一個時間與空間的關

係已告破裂、人被當作鬼的國度，這意味著甚麼？

這無疑指向了阿拉伯詩歌現代化所面臨的困境，它

正從營帳消失的部落向著尚未建成的城邦前行。在

生活在前現代的阿拉伯社會裏，現代性何為？顯

然，它會被邊緣化和隱喻化，會分裂為只在形式上

是統一的多種現代性。

朦朧不是詩人的目的。它源自詩歌活動和推動

這一活動的思想之間的張力，源自詩歌的散文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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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韻律形態之間的張力。這種朦朧，就像陰影的暗

示，是詩歌語言同現實之間衝突的形式之一。詩歌

不再醉心於描述現實，而是力求深入其內核，觸發

語言和各種傳統的衝突。這種朦朧形成了開放的空

間，讓讀者去發揮賦予詩歌第二生命的作用，讓他

在閱讀和闡釋中發揮創造性作用，而不是接受全面

的、終極性的信息。這種朦朧不是對抗清晰，而是

對抗說教式的、讓讀者無法參與的清晰。

然而，讓我避免和讀者產生隔閡的，既非朦朧

也非清晰 —— 這樣的讀者和我互相促進、成長。

我詩歌經驗的特點之一在於：詩歌表達工具與手法

的每次探索，都會刺激讀者接受更多的創新。由此，

詩人與讀者的審美品味也就越發接近。這大抵因為

我的詩歌見解源自阿拉伯詩歌和韻律的歷史發展進

程，源自阿拉伯語語言美學的內部。阿拉伯現代詩

歌發展至今的成就，顯然不是一蹴而就的。

的確，真正的詩人不會允許任何一種外部考

量、或任何讀者去審查其詩歌創作過程。但詩人本

身就是一名要求嚴格的讀者，是自己文本的第一讀

者。對文本的反覆修改，就是融閱讀與寫作為一體

的行為。這種行為依據的標準，是文本這一「自我」

與眾多的「他者」在多大程度上實現了交匯。

每位詩人都有自己獨特的寫作方法和習慣。

我屬於二次創作文本的詩人：第一次，詩歌本能與

下意識會引導我的寫作；第二次，我對建構詩歌各

種要求的認知將引導本能和下意識。在大多數情況

下，第二次創作不同於初次創作，兩者完全不同。

我檢驗詩歌的一個方法就是把它遺忘很長一段

時間。當我再次回過頭時，會依照它與我的相似程

度來考察其品質。假如我第一眼就認出它來，便知

道它在模仿我，或者我在模仿自己。假如我感覺這

是另一位詩人寫出來的，超越了曾經是「我」的那

位詩人，我便知道這是首全新的詩。

可有誰會在意這個奧秘呢？

對於這部由多位朋友參與編選的選集，我所在

意的，是希望它能忠實、真切地體現出我的詩歌經

驗和發展歷程，無論是在時間層面還是美學層面。

我的詩歌經驗始終在詩性裏尋找詩，在詩中尋找詩

性。

很少有詩人在詩歌意義上的誕生是一次性完成

的。我也是一步步地、漸漸地在詩中誕生的，並且

依舊在艱難學步，以期經過長途跋涉，走向尚未寫

就的我的詩篇。 V

* 詩人為法國伽利瑪出版社出版的詩選《大地容不下我們》所作
詩序，選自散文集《歸者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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